
“我凭什么离？”
“凭我帮了你！”靳征在桌子上

重重拍了一下，面前的酒杯掉在地
上，摔得粉碎。

“靳征，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
学会了两件事 ：找个爱人过平静
的日子，把每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
过……”

“我告诉你丁慧敏，咱俩之间没
有爱情你知道吗？！”

“靳征，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我一辈子都会报答你的。”丁慧敏说
得真诚而笃定，我相信，她一定是
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才会说出这
样的话来。

“我不需要！”
忽然之间空气就像凝结了似

的，一时间我们都僵在那儿，这
情形让我想起小时候。每当我们
之间发生争执，靳征也总是像这
样 简 单 而 粗 暴 地 对 抗 我 们 三 个 ，
而 慧 敏 总 会 在 他 平 静 一 点 儿 之
后 ， 软 言 细 语 讲 出 一
番 道 理 来 叫 他 无 可 辩
驳 ， 最 终 靳 征 会 妥
协 。 不 知 道 为 什 么 我
忽 然 觉 得 他 们 是 天 生
的 一 对 儿 ， 从 小 到
大，他们都是最互补的
一对儿。

“其实……”陈喆
转过身子对着客厅的方
向说道，“其实……两
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
相处的时间长了，总会
有真情。”

靳征背对着我们，
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陈
喆的话让他心里动了一下。

小香子又醒了，哭起来，慧敏
立即冲进了婴儿房去照料，我和陈
喆也跟在她身后去看个究竟。只见
慧敏从保姆手中接过尿布熟练地替
女儿换上，又拿过温好的奶瓶抱起
孩子小心地喂她，保姆小声儿对我
们说 ：“没有奶，只能给孩子喝奶
粉。”

“慧敏，他要是实在不乐意就算
了，勉强没意思。有些错误，一辈
子犯一次已经够了，再犯就是愚
蠢。”陈喆冒出这么一句来，在我的
印象里，他从未说过如此直白的、
发人深省的话。

“ 我 没 事 儿 。” 慧 敏 头 也 没
抬 ， 目 不 转 睛 地 看 着 她 的 女 儿 。

“ 你 说 的 这 些 我 都 明 白 ， 我 没 事
儿 。” 她 转 过 身 来 看 着 我 们 ，

“ 你 们 回 去 吧 ， 有 香 子 陪 着 我 就
行了。”

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应该说点
儿暖人心的话，可是我必须沉默
下 去 ， 这 就 好 比 你 看 人 家 打 麻
将，两家人的牌都被你看得清清

楚楚，你能说话么？况且从接到章
晓雯的电话的那一刻起，我的心里
就一直记挂着明天她要约宋雪宁吃
饭的事儿。

慧敏抱着香子跟着我和陈喆来
到客厅，靳征在抽烟，见香子出来
他 慌 忙 掐 灭 了 烟 头 又 去 开 窗 户 ，

“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孩子跟前不
能抽烟。”

“没事儿，我们香子不怕。”慧
敏微微笑着，“我刚跟他们俩说
呢，说你们也累一天了，差不多就
回去吧。”饭桌上那个特别无助又迷
茫为男人而哭泣的丁慧敏不见了，
此刻的她是一个母亲，沉着镇静，
天塌下来一肩扛。

我 和 陈 喆 互 相 递 了 个 眼 神 ，
“那行，今天就先到这儿，改天我们
再来看你们娘儿俩。”说着话，我已
经到了门口，陈喆也跟过来，只有
靳征还站在原地。“你还跟那等什
么呢，孩子也该睡了。”

“我……”他有些
为难似的先朝我和陈喆看
了一眼，又转过去看着慧
敏，“我再最后问你一次
慧敏，离还是不离？”

“该说的我也都说
过了，陈喆说的对，勉
强也没意思，按你说的
办吧。”说完，她抱着
香子朝房间走去。

就在我拉开家门
准 备 迈 出 去 的 时 候 ，
靳征忽然提高了声音
说 道 ： “ 不 离 就 搬
到 一 块 儿 过 ！” 说 完

这一句，他看也不看我们，迅速
地走到门口穿上鞋抓起外套出了门，
临走，他使劲推开站在门边的陈喆，
头也不回上了电梯。

家门还开着，我和陈喆像两个门
神定在门口，屋里的慧敏也愣愣地站
着，久久回不过神儿来。

“这回……他该不会再改主意了
吧。”陈喆试探着问我。

我只好看向丁慧敏，“你觉着
呢？”

“你们都别管了，只要他同意和
我过下去，就算是一块儿石头也有被
焐热的那天。”

从慧敏家出来，我在瞬间做出决
定，给宋大夫发去了短信，如实交代
了我对他的暗恋只是章晓雯的一句
玩笑，他对我的表白也只是由那句玩
笑衍生出的误会，并且希望可以得
到他的原谅。

二十四
自从上次下过雪之后，最近

的天气一直很好，傍晚时分推开
办 公 室 的 窗 户 ， 凉 凉 的
空 气 迎 面 扑 在 脸 上 ， 舒
服极了。

2. 参赛不是为了得奖，得奖要
满足孩子的虚荣心

然而，潘长江很快发现，潘阳
对唱歌和表演依然充满了热情，善
意提醒只有短期的效果。她背着家
人参加社会上的表演比赛，还连续
两次获得北京青少年才艺竞赛一等
奖。

1997 年。潘长江参加完节目回
家。十二岁的潘阳乖巧地为父亲呈
上了一块冰冻西瓜，然后又把空调
开到恰好的温度。甜甜的西瓜，凉
凉的柔风，潘长江用奇怪的眼神打
量了女儿一下，说：“闺女今天怎
么对爸爸这么好，一定是干了什么
坏事！”

潘阳笑着说：“老爸，你觉得
我是不是大了，是不是可以发表自
己的意见？”

潘长江认真地看了一眼女儿，
正处在青春期的她长高了，长漂亮
了，再也不是过去那个任性的小女
孩了。她到底想说什么呢？

原来，潘阳告诉
父亲，她想报名参加
学校的表演团，朝文
艺方面发展。

其 实 近 段 时 间
来 ， 潘 长 江 也 在 思
考，处心积虑地扼杀
女儿的天分和梦想，
这种教育方式是不是
太过于专横独断，会不
会阻碍了她的前程？

现在，既然女儿
如此理智地提出了这
个想法，就依照她的想
法，给她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潘长江一旦同意女儿朝文艺方
向发展，便开始频频带她参加各种演
艺赛事。圈中好友巩汉林的儿子巩天
阔跟潘阳同年，两人也是从小玩到大
的好朋友。与潘长江不同的是，巩汉
林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比较有意识
地让儿子朝文艺方向发展，也时常带
儿子参加各种才艺比赛。

有一次，巩汉林父子俩和潘长江
父女俩在同一赛场相遇。

由于是自由发挥，一大群孩子在
台上施展自己的才艺，巩汉林和潘长
江在台下并肩而坐。尽管这一场只是
试演，但台下父母依然显得比台上的
孩子还要紧张，有的高喊孩子的名字
让他们注意这注意那，有的则瞪大
了眼睛，紧张中的巩汉林却奇怪地
发现，潘长江悠闲地半靠在座位
上，还不时地玩玩手机游戏。

比赛快结束的时候，巩汉林发
现潘阳表现得并不完美，另一个小
参赛选手甚至挡住了她施展舞技的
位置。潘阳在台上喊潘长江，请求
他的帮忙。潘长江也不急着起身，
只是示意女儿自己去找那个参赛选

手解决问题。潘阳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走了过去，小声说：“姐姐，
你占了我的位置。”声音太小，人家
根本没有听见，潘阳又沮丧地走回
潘长江面前来。

潘长江说：“你声音大一些，再去
试试。”潘阳又走了过去，这一次，
嗓门大了些，那个小选手赶紧友好
地让出位置。由于获得有利位置，
潘阳发挥自如，博得了许多评委的
掌声。

更令巩汉林诧异的事情发生了，
比赛完后，潘长江居然直接拉着女儿
的手就往场外走。巩汉林拉着他说：

“怎么不等结果出来领奖？”
“你以为她会得奖？”潘长江小声

说，“其实，她通过今天锻炼学到的已
经不少了，过去，她从来不好意思请
求别人，也从来不肯独自去跟人打
交道，现在她也做到了。你说，这
不比奖品更有价值？”

原来，进入娱乐界多年的潘长
江知道，娱乐界这个行业比任何行

业都更具竞争力，也更
残酷，仅仅凭能唱会跳
的天赋是不行的，还必
须具有向上的精神和很
好的协作能力。所以，
他这样做，看似残酷，
其实是用心良苦地培养
女儿。

当然，潘长江也
不忘满足孩子的虚荣
心。有天，女儿放学回
来，看得出来心情很
好，还没等潘长江问，
她就扬着手里的纸说：

“我的作文在年级组各个班都读了，
老师说这是全年级组有史以来得分
最高的作文。”

看着女儿趾高气扬的样子，潘
长江真想找出以前作文糟糕的成
绩来奚落她几句。“看她那志得意
满的快乐劲儿，想着我要是揭她

‘老底’，她定会情绪沮丧地耷拉着
脑袋，快乐也就会逃得无影无踪
了。”潘长江觉得这样肯定不妥。

于是，潘长江扬起作文，喊着
正在厨房做饭的妻子杨云，“快来
看，女儿的作文写得真不错，怪不
得在全年级组念呢。”杨云看了看作
文，看了看潘长江，明白了他的意
思，也对作文进行了褒奖。潘阳情
绪很高，当晚的作业写得很快，质
量又高，还破天荒地自己主动又写
了一篇作文。

不用说，潘阳一连几天情绪高
涨，心情也阳光。每周的周记写起
来更是充满信心，平时做不出来的

“难题”，也迎刃而解了。同时，对
数学、英语、唱歌等多门功
课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达
到了“一拖多”的惊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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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多彩多彩

当我回忆起父亲的时候，他一生的
经历平凡得实在让人找不到任何夸耀
的地方。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才越来
越感觉到他那颗倔强的灵魂的鲜活与
挺拔了。

在泥土里抛撒了一辈子岁月的父
亲，对土地永远是那样的痴情与热爱。
但就在他将要奔向自己人生第六十岁
年轮的那年，他侍弄泥土与庄稼的权利
却被我们无情地剥夺了。其实，父亲那
时的身体还相当硬朗，但我们却都认为
他也该享几天清闲了。父亲无奈地笑
了笑，说：“那就这样吧……”

但放开了锄头与犁把，父亲的手却
就像一位钢琴家离开了自己心爱的琴
房一般落寞与无奈。就那样出出进进
地在村里转悠了好多天，父亲竟又出乎
意料地在我们家的小院里找到了他对
土地的感情寄托。

院子不大，四分出头，房也不多，矮
檐四间，父亲就从前院开垦出二十多平
方米的一片菜地来。从此，从早到晚，
从春到夏，父亲就又在那里尽情地挥霍
起自己的光阴来……

就像一块色彩斑斓的花格布铺设
在院子里，从此我们的小院里便繁花似
锦。一年四季，啥菜都有了。番茄大葱，黄
瓜豇豆，芹菜芫荽，茄子韭菜……靠着墙角，
父亲还种了一行葫芦。父亲一向人说起
他的菜地，总自豪得像夸耀他的孩子：

“一年四季，啥菜都不缺……吃不完哟，

隔壁邻家谁想吃就自己摘去……”当
然，每天天不亮，他就得下炕劳作了。

父亲刚开始是用扁担挑水，后来是
用手提水。先是用大桶提，后来又用小
桶提。父亲提水的桶越来越小了，他提
水时的喘息声却越来越粗越来越大
了。父亲提水时走得越来越慢中途休
息的次数却越来越多了。再后来，父亲
提着很小的桶走不了几步就得长久地

蹲在地上喘气了；只有等憋足了劲，才
能站起来挪动几步。

我回家，总爱睡懒觉，而我的梦境
总是被父亲的喘息声打破的。一发觉
这个秘密，父亲就用一张大炕席把我的
窗户盖严了。父亲还怪狡黠的。小的
时候，他总打我的屁股，怕我干活偷懒，
但现在，他却总怕我累着，总希望黑夜
能在我的屋里多延长一会儿，好让我睡
足睡够懒觉……

到最后父亲就是连掂个空桶都费
劲了。母亲说：“提不动就算了。”父亲
却不服气说：“我就不信我连两行菜都
浇不了。”母亲说：“你浇到晌午端去

吧。”父亲说：“看你把我说的……”是
啊，父亲什么时候怯过啥怕过啥。就只
剩下牙长那么一点点路了，父亲就提起
水桶又朝前走去了。但就在这时，一个
比指头蛋还小的小石子把父亲绊倒
了。父亲这一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
来……

后来，妹妹曾不止一次在我跟前哭
骂过那个害人的可恶的小石子：“要不

是它把爹绊倒，爹兴许好好的，什么事
情也不会有。”我想她是有点太冤枉那
块小石子了。爹是能被一块小石子绊
倒的人吗？也是爹在人生的旅途上走
得实在是太累太乏了。当时假若没有
那块小石子，难道就不会有一阵轻风或
者是谁无意中散落在地上的一小把青
草，同样让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像一个熟
透了的核桃似的跌落在地上吗？

父亲从此痛苦而无奈地躺在了炕
上。父亲那两条布满粗大虬曲的紫血
管的腿便一天天不灵便了。父亲那两
个被扁担和粗绳压磨出两坨子死肉的
肩膀空怀着两团向生活挑战的坚硬的

欲望在一天天萎缩。父亲那双布满老
茧的大手渐渐地竟连一双筷子也拿不
动了……只听说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
一天，何曾想一下子竟变成了这样。

父亲爱看电视。父亲爱看电视里
的新闻节目。父亲似乎想以此来证明
自己的生命正和着时间的脚步向前迈
进……

父亲无望地在炕上躺着。爹的眼
睛里仍然堆积着那么多对生命的渴
望。电视机一直开着。快七点了，娘便
把电视的声音调大了点。但父亲却似
乎有点烦躁，不断嘟噜着什么。大家谁
不心焦，不停地问着：“渴了？”“要翻
身？”“想吃饭？”父亲只蠕动着他的嘴
巴。大家的心便更急了。突然，父亲伸
手抓起放在他枕头边的拐杖，愤怒地向
炕边砸过去。大家的心里就像油煎一
般难受，却怎么也猜不出父亲到底想向
这个世界最后发出点什么声音……

那似乎是父亲想和这个世界沟通
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了。从那以后，父
亲再也没有积攒够再尝试一次的气
力。父亲带着他的满腹心事和对人世
间的无限留恋，弃我们而去了。

父亲倒在了自己前进的路上。
八十五个春秋——父亲的生命便

在那一刻定格了。
谁能避免得了和自己人生道路上

的那颗小石子相遇?
执著而坚强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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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不老（国画） 望子成

中国人讲面子。讲得要死。老子辈儿
讲，儿子辈儿讲，孙子辈儿也讲。连我十来
岁的女儿动辄都说，老爸真不给她面子。

美国人是不是也讲面子，我英语单词
掌握得少，没和他们正面打过交道，不太清
楚。但看翻译过来的电影，美国人说话喜
欢直来直去，大多时候不太给人面子。

面子是活的，能游移。人本来没面子，
“混”得好了，就有了面子，还油光锃亮的。
人家要面子，你若是不给，就伤面子，有时
伤得深，人受到深深的伤害，会记恨你一辈
子。也有的人本来没面子，后来也没“混”
好，就一直没面子，偏偏在特殊的场合又喜
欢个面子，比如在老乡面前，在亲戚面前，
在哥们面前，在情人面前，既然要装面子，
就要小心“穿帮”，你要帮他不让他穿帮，也
不容易，起码得跟着撒些谎，挺累人的。还
有的人不分青红皂白老把个面子挂在脸
上，从没想过要放下来，风光一时，但有时
很麻烦，因为那样的面子不是挂着，是已经
与脸融为一体了，根本就分不开，若是他真
有难心事你想帮他也没法子帮——面子是
不能戳破的，一破人就窘迫得很。

面子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实在
是复杂得很。总体上说，有些底气的，有些
本事的，有些能耐的，有些地位的，有些人
缘的，有些钱的人，对面子在意得多一些，
就有一些人老把面子一直结结实实地贴在
脸上，风吹不动，雨打不动，像狗皮膏药似的黏
着——一旦撕下来时，那脸准会惨不忍睹。

好面子是国人优良的传统，我也不能
例外。咱给你面子，咱老给你面子，你不给
咱面子，你老不给咱面子，你以为你是谁？
我就老想，场面上，大家都讲面子，那就讲
呗，该尊称决不省略，该少言决不多语，该
坐左边决不坐右边，该坐台下决不坐台上，
该不表态决不乱掷地有声——私下里，面
子该除去就除去，除去了才是一家人，才轻

松。
面子就有点像面

膜。面膜这个东西时
鲜的女人都知道，估计
也都用过，什么化学原
理我没研究过，估计是
有除皱、清洁，给脸上

光、“打蜡”的作用。面膜是死东西，贴到脸
上，脸“活”了，虽成了鬼样，但只要足不出
户，吓不死人。到了时间把它撕下来，它成
了垃圾，人就有了面子，鲜亮，活泛，青春，

“煲”出一点信心。但夜里时，谁要挂着一
张面膜上街，胆大的人也会被吓个半死，所
以面膜这东西该贴就贴，该撕就撕，千万不
要客气。

面子能装，面膜能贴，都含有水分。有
水分的东西有时好，比如黄瓜和脸蛋儿；有
时不好，比如柔情蜜语。

但这年代，人基本上都学实惠了，学会
了得过且过，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学会了
说假话也是一种风尚，所以带着假面具的
人越来越多，“面子上能过去”居然成为价值尺
度——偶尔遇到宁可拍桌子也不打马虎眼，宁
可清唱也不混音儿假唱，宁可得罪人也不
委曲求全，宁可丢了乌纱帽也不欺负老百
姓的人，真是奇迹——这些人的面子上没
贴面膜，没有水分，是干货。实在。

中国人注重年龄称谓，尤其注重它的文
化内涵。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
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
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人便以此
为训，称三十岁为“而立”之年等。古时男子
20岁束发加冠才算成年称丈夫，唐初“四杰”
之首王勃曾著文说：“等终军之弱冠……”后
人便将 20 岁称作“弱冠”。大概是说刚刚成
年，还不够成熟的意思吧。

其实，年龄的称谓远不止这些，人从一出
生，各个年龄段都有着不同的称谓：一周岁
内称襁褓、婴儿；三岁以内为髫草、孩提；十
岁以下为黄口、童子等。少年时期的称谓最
多：什么豆蔻、志学、花季、趋庭，等等。进入
老年，50岁称艾服、大衍、知非、杖家等，60岁
叫花甲、耆叟，70 岁叫古稀，八九十岁称耄

耋，百岁为寿登期颐，又称人瑞。就连
为老人祝寿亦有不同的城谓：60岁叫耆
寿，77岁为喜寿，88岁为米寿，99岁为白
寿，108岁为茶寿，等等，不一而足。

古时候，以年长为尊，年轻人尊长者
为“老前辈”，称自己为晚辈或后生，是

一种文明礼貌的美德。纵使是帝王，若年幼
即位，也自谦为“冲人”，意思是说自己还年
轻，需要老人的扶持和帮助。东汉开国皇帝
刘秀的儿子刘庄做皇帝后，对他的老师恒荣
就十分敬重。恒荣每次生病，他都要亲自登
门看望，并且一进恒府大街便下车步行，以
示尊敬。恒荣去世，他不仅亲自赴丧送葬，
还将首阳山南麓赐予恒荣作墓地。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在他登基的第二年冬，即在太
学举行了养老大典。他把李躬委为三老，恒
荣为五更。大典这天，皇帝亲自将三老和五
更接到太学讲堂，并挽起袖管亲自为他们送献肴
肉，拿酱来进食，拿爵来漱口，并说慢点吃，甭噎
住。清朝乾隆年间，效法古人，由朝廷颁发诏令举
办了两次“三班九老宴”，不分尊卑，畅论国
是，同欢共饮，被后人传为美谈。

过去，人们大多称州县一级的地
方官为“父母官”，不过，在那个“十官
九贪”的社会，真正配得上这个称号
的并不多。只有那些公正廉明、贴近
百姓的基层官员才配称为“父母
官”。因为这一称谓，是从为百姓办
事、受百姓拥戴的汉代的“召父（召信
臣）”和东汉的“杜母（杜诗）”开始的。

《汉书·循吏传》记载，西汉末元
帝时，南阳郡（今南阳市）太守召信
臣，字翁卿，寿春（今安徽寿县）人，

“视民如子”，他遵
循“为民兴利，务
在富之”的“八字
方针”治理南阳，
成 绩 十 分 突 出 。
他劝民农桑，去末

归本，为政勤勉。他还亲自指导农
耕，经常出入田间地头，有时住宿于
农家，贴近百姓。很快使百姓“民得
利，蓄积有余”。他在南阳数年，其化
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
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
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

“召父”之后不足百年的东汉光
武帝刘秀建武七年（公元 31 年），南
阳百姓又迎来了一位叫杜诗的太
守。《后汉书·杜诗传》记载，杜诗，字

君公，河内汲（今河南卫辉市）人，东
汉初曾任成皋（今郑州荥阳市）令和
汝南（今河南汝南县）都尉，后升任南
阳太守。他治南阳，一是提倡节俭，

“省爱民役”；二是“造作水排，铸为农
器”；三是“修治陂池，广开土田”；四
是“诛暴立威”，对贪赃枉法、横行乡
里的豪绅长吏及土匪流氓实行严厉
打击，为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提供良
好的治安环境。其结果是“郡内比室
殷足”，使南阳成了“小天府”。

由于南阳百姓深蒙“召父”、“杜
母”之福，于是就把召信臣和杜诗二
人称为“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并立
祠纪念。自此，“父母官”这一尊称便
广传后世，遍及华夏大地。这就是

“父母官”称谓的来历。

中原民间流传有一道“史话
谣”，前两句是：“前三皇后五帝
年深岁远，有尧舜和禹汤四大名
贤……”在多个五帝的传说中，
尧帝和舜帝总排在前边。有一
则尧帝访贤的民间故事流传得
更为广泛，也为人们熟知。

相传，尧帝年迈时，想把治
国大事传给能干的贤人。他的
几个儿子及朝中的文臣武将，算
来数去没一个中意的，他决定到
民间寻找能接替帝位的贤人。
一天，尧帝巡行在一岗坡处，见

一个叫舜的年轻人，正撵着一
黄一黑两头牛在犁地，牛屁股
上各绑一个簸箕。不是顺着地
长犁而是横着犁，他感到奇怪，
就问到：“年轻人，人家犁地都
是顺着犁，你咋横着犁呢？”舜
说：“母亲交代叫横着犁，要不
就违背了母亲的话。”原来舜有
个继母，整天想着法地加害他，
就只好遵从母意。尧帝知道了
舜的苦处，心想，此人宽宏大
度，难得呀！又问：“你把簸箕
绑在牛屁股上这是为何？”舜
答：“鞭打在牛身上会疼的，牛
走慢了打一下簸箕，牛就会紧
走几步赶上去。”尧帝听罢暗自称
赞，此人对牲畜尚能如此疼爱，对
人们的厚爱更可想而知了。

尧帝没有看错人，就屈膝坐
下与舜仔细交谈。又谈到牛身

上，尧帝问：“你的两头牛，哪个
走得快呀？”舜说：“我的黄牛快，
黑牛疾，都听使唤。”这个回答使
尧帝有所失望：这个人不诚实，
两头牛总不能一样快吧，便起身
走了。

走了百步远，舜赶上去说：
“老人家，实话说吧，黄牛要比黑
牛快一些，你刚才那样问，它俩
都在跟前，牲畜通人性，说出了
怕伤害黑牛。”尧帝点头称是，心
想，年轻人办事如此细心，还这
样讲究方式，看起来啥事也都能

办好。尧帝大喜，随把舜带进王宫，
并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许配给
舜，又把帝位也禅让给了舜。

一则传说故事，历代在民
间和官方都极力推崇。现中牟
县万滩乡的台肖村，相传这里曾
是尧帝巡行访贤的地方，后人在
此建了尧舜祠以作纪念。古籍

《魏书》中有“中牟有尧祠庙”的
记载，即指此地。这里距县城西
北 16公里，原是一个大的台地，
上面建有供奉着尧帝的祠庙，后
来又增加了舜帝的灵位，合称尧
舜祠。建庙碑记称此为“舜子
台”，县地名志也如是记载。明
代这里形成村落后称为台上村，
后因肖姓迁此，村名演化为台肖
家，现叫台肖村。这里现存民国
初年重修坐北朝南的大殿三间，
内有尧帝和舜帝的大型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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